
        
            
                
            
        

    
敗戰開城.北の方身代り切腹







作者：不詳



《冰戀書櫃》



就在東北的秋天日漸變冷的時候，倉田利正的軍隊突然包圍出羽國的小城瀨田，倉田的攻勢非常兇猛，即便是瀨田城的守城官兵拚死反抗也無濟於事，城池的陷落，好像在戰爭的一開始彷彿都已經注定了。



更加不幸的是，作為城主的瀨田雅兼在激戰中已經陣亡，只留下年輕妻子志津和一點殘餘的家臣親兵，城內大部分貴族的意見是要打開城門乞降。



敵將倉田利正知道了這個消息，並且，因為傳言志津是一個絕世的美女，所以就派出使者，把要娶志津為側室作為受降條件，城中的貴族們為了城堡不再受到屠殺，就答應了這個條件。



可是剛毅的志津斷然拒絕這個提議，雖然，她只是個女人，但是畢竟是一城之主的妻子，即便是她答應了，那些追隨瀨田雅兼的家臣也不會同意的。



志津和家臣決定了，如果那些人準備打開城門投降的話，那麼志津就在明天未時，設置好座位代替城主剖腹自殺，全體家臣同意了這樣的方法。



早有精神準備的志津當即回答「這是我所期望的」，作為城主的替身剖腹自殺的方法也很快被敵方接受了。



當日，志津沐浴，整好最後的化妝之後，以艷麗的身姿，盛裝走出城門，剛出城門就立刻被衝進來的敵兵包圍，押送到敵軍作為本營的古剎——上德寺院，然後被拉到寺院大廳上端坐著的敵將利正面前。



利正一邊看著這個傳說中異常美麗女人，一邊想像著這個美女切開肚子的慘狀和她苦悶呻吟的表情，作為城主而去剖腹自殺的話，按照戰敗的規定，將沒有介錯的幫助，而切腹者的遺骸必須放在城下在暴屍。



志津聽到這樣的條件，一邊紅著臉，一邊從容的雙手扶地稍施一禮回答道：「非常感激你能讓我這麼做。如果我的死來換取城中全體百姓和親兵家辰的安全，這就是我所期望的。」



回答依舊是心平氣和，沒有絲毫的慌亂。



利正點頭接受這個條件，志津立刻起身來到等待切腹召見的房間裡，在房間裡，志津首先用手解開腰帶上的繩子，然後脫掉被解開腰帶，接著脫去華麗的外照。



裡面是白色棉布的裝束，白色寬幅的扱腰帶舒適勒在她的腰間，完全是一幅切腹裝束，黑色的長髮稍微的紮了一下，長長的垂在了後背上，因為怕自己的遺容難看吧，所以化妝稍濃了一點。



在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她在房間裡平和安靜地等待著。



「傳，剖腹人，可以召見。」 志津聽到門外侍衛的喊聲，便起身站起，然後被引導的著走到了庭園中。



那裡早就準備好了，三面圍著白色幕布的剖腹帳幕中有二張嶄新的榻榻米，上面鋪就的白布團。



在她面前，簡單的放置著一把八寸五分長的剖腹刀，用白布包裹著只留下三寸長刀鋒的。



利正就坐在切腹位置正前方寬大的走廊中央，左右侍立著的兩個武將。



在秋天晴朗，清爽的天空下，志津臉上沒有畏懼的神色，表情嚴峻的走過去，坐在了剖腹自殺的座位上。



二十五歲，正是女人最美好的年齡。



對於五尺二寸的身高，她身材不胖不瘦，即便是臉上有一些固守城池時操勞的憔悴，但掩蓋不了天生的絕色美貌，在場所有的武士們呆看著，沒有發出一丁點聲音。



志津一邊忍受著那些要穿透她身體的視線，一邊迅速的把雙手放在膝蓋上，低垂她那長長的睫毛，急促的呼吸著。



她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讓她的兩臉頰微微的發燒，一個小城主夫人的氣度和艷色充斥著四周，讓利正和在場的每個人，都感嘆著這個烈女的決心。



片刻之後即將開始的絕色剖腹的景象，讓那些男人都全神貫注的等待著。



這個時候，利正給身邊的武士遞一個眼色，這個的武士就高聲宣告：



「現在可以安靜地自殺了。」



志津聽到後，重重的地點了一下頭，輕輕地三指柱地稍施一禮，從容地拉開領口，雙臂迅速而靈巧地從領口伸出。



露出了潔白光滑的肩膀和渾圓挺翹的乳房，那腋下濃密的腋毛，婀娜纖細的楊柳細腰，把女人最美好的艷色曝露在眾人眼前。



在志津安詳而略帶羞澀的臉頰上突然浮顯出一個大膽的微笑，她慢慢的解開腰布的帶子，然後，利落的把衣服推到了伸展了的腰椎骨下面，整個柔順渾圓微微發福的小腹露了出來。



即使是作為也城主夫人，也要脫掉上半身的衣服來剖腹自殺。



充分地暴露著的潔白的肚皮，深陷的肚臍窪坑，像年糕一樣地軟而熱烈，她那渾圓的小腹盡頭與那被壓低了的腰布交接的地方，可以看到烏黑的陰毛。



和兩腋下濃密的腋毛一起與雪白的皮膚形成了強烈而艷麗的反差。



當時，在奧羽這個地方，武士的隨從女子剖腹自殺是通例，也是一樣的形式和禮法。



男人和女人都只有把肚子盡量切開，腸子流出才算是最真情最正規的剖腹自殺，在那個時候無論用怎麼樣的聲音長時間呻吟，都不算失禮，反而被看做是非常壯烈的剖腹。



因此切開的樣式也各種各樣，通常是首先要充分地暴露出小腹，然後在的左小腹上把刀扎進去，從肚臍下一寸五分到二寸經過，正好橫穿小腹最突出的地方，直到右側小腹切出一個筆直的一字型。



然後抽出刀來，刀刃向下，再以腹中心線做為準線，向下切割成十字形。



如果，把刀刃向上，從陰部一直切到胸口，被稱為逆十字形。



因為上腹部很淺，所以要在肚臍附近充分地深深地把刀刺進去。



在那個時候，切開的傷口會大大的裂開，鮮血和腸子會快速的溢出，不久也就死掉了。



不過，還留存有體力的人，為了加快死亡或誇示勇敢，會抓住溢出的腸子陸續拉出，繼續做二字型，三字型割斷，或是以刀子從肚子裡面插進去從脊背貫穿，或者切斷拉出的腸子來表現勇敢等等方式。



因此，雖然志津是個女人，首先應遵照禮法那樣，充分地露出肚腹，顯出早有精神準備的姿態。



列坐的全體人員都在期望能看到那樣的切腹。



而作為城主夫人的剖腹自殺，至少應該是十字形切腹，否則就不能讓腸子出來。



儘管如此，不到最後時候，她還不能決定自己會怎麼去做，志津一邊左思右想，一邊身體繃緊著積聚勇氣，她的一舉一動都反映在那些觀看切腹的武士眼裡。



志津忍受那些男人們那穿透一樣的視線，一點也沒有動搖的樣子，反正一會之後她就變成了屍體。



就像戰時的法規，還要赤身露體的被大字形捆綁著在百姓面前曝曬這個身體，生前國色天香般的女人，死後卻是這樣的被萬人觀看。



想到這裡，眼睛慢慢的低垂下來，胸部快速的起伏著，雙手在身上慢慢的撫摸起來，那粉紅色的臉頰，艷紅的嘴角，都飄浮著妖艷的微笑。



她慢慢地在自己的裸露的肚子上來回撫摸了一會，像下定決心一樣，突然睜開了眼睛。



右手反握著膝前的剖腹刀中段，慢慢的放在右大腿上，把左手掌貼到自己柔軟的小腹上那將要刺進去的部位。



嘴唇輕輕的抖動著。



志津看著面前的利正，慢慢的說，



「作為不在世的丈夫的替身，我要遵從禮法盡量去完成。最後完成是什麼樣，我不能保證，還有，關於城內全體軍民性命的事，還請求您一定堅守承諾。因此，對您感到抱歉和感謝。」



被她注視著的利正，低下頭去迴避著她的視線。



志津說完後，半眼閉上眼睛，挺起胸腹，左手掌慢慢的撫摸小腹的動作逐漸變快，而且，從脖子到兩乳之間那潔白的皮膚逐漸變成艷麗的桃紅色。



從微微張開了的嘴唇間漏出的呼吸逐漸開始變得粗暴，和呼吸一同波動乳房尖端的奶頭也慢慢的變硬了。



前面列坐的男人們也開始喘息著，很多人的陽具勃起起來，把和服頂的老高。



志津右反握剖腹刀，左手緊緊的按在自己的小腹上，從容地挺起腰身，把身體變成膝立，潔白的和服的下擺大大的張開著，露出雪一樣的大腿內側皮膚。



兩腿大大地分開，豎起身體讓自己的腹部想前突出著，她低下頭一邊看自己柔軟的劇烈起伏的肚子，一邊把刀頂在小腹上的手指之間。



在將要剖腹時候，志津那恬靜的聲音再次流淌在場內。



「因為是女人，萬一剖腹不好的話，還請原諒。還有，煩請大家不要在日後當作話題來議論。」



說完，右手用力狠刺下去，被白布卷的剩下三寸多長剖腹刀的刀鋒象切瓜一樣乾淨利落的刺進了她左側的小腹。



「啊！」低聲的呻吟從她嘴裡流露出來，與其說是痛苦的呻吟，不如說是一個驚奇的叫聲，志津這樣的姿勢和表情，更像是在驚奇刀子會那麼容易的刺進去。



一寸刀刃的寒光在她的小腹中沉沒進去。



緊接著，她又向自己的肚子裡使勁的刺了兩次，讓刀刃充分的刺進她柔軟的小腹，但是，在她的臉上一點痛苦的神色也沒有，反而在她的嘴角有一種欣慰的微笑浮現著。



志津盡量向後仰著上身，讓小腹盡量的突出出來。



左手也握住裹在刀刃的白布上，把刀刃盡量保持著與腹部垂直，以一寸那樣的深度，猛的一下把刀子拉向右面。



小腹上那艷麗的皮膚被橫一字型切開，鮮血好像遲疑了一下，續而，爆發般的噴湧流出，像瀑布一樣地順右下腹流淌下來，被潔白的和服吸收著，像一個鮮紅的花朵在潔白的和服上慢慢的暈開。



刀刃在肚臍下二寸小腹最豐滿的部位，「噗噗哧哧」切斷連接在深深地肚臍和陰毛之間淺褐色的腹中線切進了右小腹。



無論如何，雖說只是一寸深的淺腹，並不是那麼疼痛，可是志津的姿勢和表情從最初的平靜開始變的略微的混亂。



從那稍稍張開了的嘴唇之間，可以看見的潔白的牙齒和粉紅色的舌尖。



女人如果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可以剛毅忍受疼痛嗎？



以女人的身體捨棄性命去解救城中全體百姓和家臣？



完成這樣的重大使命的喜悅，能沖淡她的痛苦嗎？



這樣的想法讓包括利正的全體男人，都有一種被捆緊一樣的感覺，讓他們的身體僵直著。



從左面的小腹到右面的小腹，志津的小腹上將近一尺長的傷口，像栗子張開著，她讓刀尖留在右側小腹裡，左手碰到左側小腹的皮膚，好像在誇示自己小腹上那筆直的一字型切口一樣，志津挺直了身體。



也許是心理作用，她的臉頰稍稍蒼白。



但是，一種出神的陶醉，在她半閉的眼睛和稍稍張開的嘴唇裡浮現著。



她小腹上的切口翻捲裂開，傷口間黃色的脂肪開始露出來。



鮮血依然從切口中噴湧著流出，順大腿根兒的股溝向兩腿之間流入著。



坐在志津正面的折凳上的利正，和左右排列的武士們看的瞠目結舌。



志津那豐滿乳房上的奶頭更加硬硬的突起，順著散亂的和服下擺看進去，她那露出的大腿內側的皮膚上面，有一條透明閃亮的汁水沖淡了鮮血慢慢的流落下來。



那明顯是志津因為興奮而從陰唇之間流出的淫水。



女人能讓切腹的痛苦轉化成自虐的興奮嗎？這個凜然自殺地美女怎麼會有淫亂的情感流露出來？男人們看到這裡，一種性慾的衝動在他們的身體深處悸動。



志津再次閉上了眼，暫時保持那個姿勢喘息了兩下，然後從容地睜開眼睛，從右小腹內的迅速地抽出剖腹刀，再次把刀刃轉過來。



兩隻手一起握在刀身上，低下頭一邊看著小腹上的刀口，一邊把染上鮮血的刀鋒刺在左側小腹的切開的傷口裡，突然的刺進去。



傷口中間那被切開肚皮的脂肪很容易地接納了刀刃，白布捲著留下三寸刀鋒的沒有全部沒入她柔軟的小腹中，緊握在刀身的手狠狠的砸在她自己小腹上切開的傷口上。



「嗯……」 志津低聲地呻吟著。



臉上的微笑消失了，閉起的眼睛，緊緊地咬緊的嘴唇，也流露出她那絕色的表情，但是，直到現在還是看不到她痛苦的神色。



她身體依舊保持著挺直身體的姿勢，好像是在家中淺坐，甚至看到她筆直的一字型穿過小腹的切口，和持續流的湧出的鮮血，都無法相信她正在經受破腹的痛苦。



志津喘息著，以握緊剖腹刀的雙手再次加大力量，開始沿著右面小腹上那最初的切口拉動著刀身，從捲起來的脂肪之間，可以看到她肚子裡面的肌肉劇烈的抽搐著。



疼痛讓她的身體不時的跳動一下。



當她雙眉微微皺起的時候，是不是就是刀鋒碰觸腸子的時候呢？現在刀刃進入她的小腹大約有四寸多深了。



但是志津姿勢依然不混亂。



雖說是一個小城主的女人，但是這樣的勇氣和忍耐讓在場的全體，都從心裡由衷的感嘆著。



志津重新切割著自己的小腹，疼痛讓刀刃顫抖著在肚臍下面停了下來，她急促的喘息著。



這樣的情景，好像讓四周的空氣都凝結了，似乎能聽到皮肉撕裂的聲音，在她雪白的左小腹上那切開的刀口裂開一樣張的開著，展示著傷口裡面油菜子般的脂肪和通紅的肌肉。



在噴泉一樣流出的鮮血間，可以看到粉色的小腸在抽搐的蠕動著。



但是此時的志津，只是臉色稍稍蒼白，像玉石一樣的額頭上汗水淋漓，但是巨大的痛苦依然沒有破壞她端然而坐的身姿。



志津喘息了一會，再次加大雙臂的力量，猛的一下子切斷了肚臍下淺褐色的腹中線，切入了右側小腹。



劇烈的疼痛讓志津劇烈的喘息著，她停下拉動刀鋒的手，慢慢彎下身子，顫抖著忍耐著小腹深處，那刀鋒和腸子交割的疼痛。



一隻手也放開刀身，好像撫慰疼痛一樣，按壓在小腹上。



過了片刻，志津再次振作精神，慢慢的端正了身姿，用雙手握住刀刃的再次用力，顫抖著，喘息著，再次切割她柔軟的腹部，一氣切下去，從肚臍下面一直到側腰之間的小腹被完全的割裂開來。



她一邊呻吟著，喘息著，在她起伏抖動的小腹上被切開了將近一尺長的傷口，鮮血和著蠕動的小腸開始緩慢的溢出。



志津猛地從肚腹中拔出了的刀刃，毫不猶豫的把還在滴血的刀刃猛的刺進上腹，然後艱難的把左手壓在刀背，忽然睜開眼睛，眼神空洞的望著前方，



「呵！」的大叫一聲，用力向下切下去。



刀刃沿著腹中線慢慢的切割，突然猛的一下刀刃滑進了她深深的肚臍。



當刀刃刺入她肚臍的剎那，志津的全身突然跳一下，僵直了起來。



眼睛和嘴都大大張開著，接著緊緊閉上眼睛，眉頭也緊緊的皺在一起，明顯的表現出那種忍受劇痛的表情。



「啊！」被盡量壓抑的呻吟聲衝破她的嘴唇，她那恬靜的聲音再次迴響在安靜的空氣中，尿液在在這呻吟聲的同時，從她大大分開的兩腿沖刷出來。



原來，在肚臍深處有一條與膀胱連接的系脈，切斷了這個系脈的時候異樣的疼痛會刺激到人的生殖和排泄，如果是男人的話，會引起陰莖的勃起和洩精，而女人會發生尿失禁的情況，這是人的正常反映，所以不應該感到羞恥。



但是，作為城主夫人的志津，而且在全場的男人們的注視下發生失禁的狀況，那種當眾失禁的羞恥感她已經無地自容了，更不用說是在自己赤裸著身體剖腹自殺的過程中居然讓尿液噴射出來。



羞愧的志津從臉頰到乳房上的皮膚唰地一下變紅了，而且，遺憾和羞恥的表情在她的臉上清清楚楚表現出來。



在這個時候感到屈辱的志津，說不定會在以後剖腹的過程中將表現的更加壯烈。



志津從失禁的羞辱感中重新振作精神，猛的把刀刺進了肚臍的深處。



奇怪和劇烈的疼痛，讓她僵直著身體停頓在那裡，但是緊接著，她雙手緊緊的握著刀身，轉動雙手，讓刀刃在肚臍裡快速的攪動兩下。



但是劇烈而又奇怪的疼痛，讓她再次彎下身體，顫抖著倦曲成一團。



片刻，她抬起頭，眼神空洞的看著前方，慢慢的之起身體。



雙手在身體直起的同時，一起用力，把刀子向小腹壓下去。



「呃~~~~~~~~~~」口中傳出的聲音，好像不是在呻吟，像是從身體深處被擠壓出來的聲音。



她那柔韌的肚臍下緣，依舊頑固的抵擋著刀刃的切割，向下堆積著的小腹更加突出和膨脹，柔軟的小腹上的傷口也奇怪的張裂翻捲著，傷口中那些剛剛還微微露出的小腸，隨著她力氣的加大，也慢慢的蠕動著擁擠出來。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



突然鋒利的刀刃，「崩！」的一下切裂了她的肚臍下緣，迅速的割裂了肚臍下的小腹。



彈蹦著與小腹上的橫一字型刀口相交，疼痛讓志津向前倒下，但是，她頑強的用單手撐住身體，喘息了一會，依舊頑強的挺起了肚子，好像在對利正那些觀看切腹的人驕傲的誇示著肚子上噴著血沫的傷口。



她微微的笑了一下。



好像是對利正，又好像是對自己。



那種微笑，在此時看上去，完全沒有了先前的嬌媚，更像是一種猙獰的抽搐。



在她臉上的笑容還沒有完全消失的時候，她的手繼續向下用力，開始切割小腹上橫傷口的下緣。



這次，志津沒有想前面一樣，低頭看自己的傷口，而是依舊用眼睛看著利正，依舊保持著她那種怪異的微笑。



刀刃沒有切開她小腹上橫傷口的下緣，而是把那傷口的下緣向下推擠開來，在她的小腹上形成了一個大大的三角形的開裂。



桃紅色的小腸蠕動著從傷口中滑脫出來，堆積在她的手上，在她的手上滑膩的纏繞蠕動著。



志津慢慢的仰起頭，忍受著疼痛，美麗的眼睛此時也翻起了白眼，嘴裡發出更加的沉悶的「呃~~呃~~」聲。



這樣僵持了一段時間。



突然，她的身體鬆弛下來，喘息著。



但是接著，她低下頭去審視著自己小腹上的傷口，左手鬆開刀身，摸索著把手指伸進傷口裡，緊緊的抓住傷口的下緣，然後，閉上眼睛，停留了一下，再次把眼神投向面前的利正。



突然咬緊下唇，猛的把刀向下劃割下去。



鋒利的刀刃連同露在小腹外的小腸一起切斷，一直切到陰毛叢生的恥骨上。



到底是城主的夫人，雖然是女人，但是這樣漂亮的十字形腹，讓全體觀看的男人們都不由的驚呼讚歎著。



到現在為止，志津依然保持膝立姿勢，這是在切腹的儀式中沒有遇到過的，但是，疼痛還是讓志津向前彎下了腰，垂著頭，柔順的肩膀也隨著強烈的喘息而劇烈起伏著，但是不久，志津用沾滿鮮血的左手按在大腿上，慢慢的直起了身體。



並且，右手從小腹中拔出了短刀，也一起放在大腿上，用雙手支撐上半身再次艱難的把自己的身體坐正，把身體挺直，讓肚子上淒慘的刀口暴露在大家眼前，一覽無餘。



場內再次響起一片驚呼聲。



志津原先象白綾一樣光滑潔白的肚子，肚臍下重疊切開的十字型傷口像一朵大大的牡丹一樣開裂著，噴泉一樣湧出的鮮血伴隨著櫻花色的小腸不斷的溢出，流淌到她兩腿之間光滑圓潤的蠕動著。



從肚臍附近近似空洞的傷口裡，手腕一樣的粗細的，黃褐色的大腸開始慢慢的露出頭來，隨著呼吸逐漸蠕動著露了出來。



流淌的鮮血，把下面全白的衣服和大腿都染成漿紅的顏色，在白布團上一點一點地伸展開去。



與悲慘的下半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她的乳房興奮挺立著，鮮血噴濺出的紅色血跡斑斑點點的點綴著她胸部潔白的皮膚上，滲出來的冷汗沾滿了全身更在陽光下閃耀著光滑的閃光。



從脖子到胸前粘滿了散亂的黑髮，在夕陽下，形成了一個淒美艷麗的場景。



好像最痛苦的時候已經過了去，那種嚴格按照禮法完美的完成的十字型切腹興奮，讓志津感到少許的寬慰，也許是這樣的寬慰，讓她的臉色稍微安詳了一些，慢慢的閉上了眼睛，露出了一個恍惚的微笑。



那是女人的剖腹中美麗的極限。



「城主的…切腹…如何？」儘管她的聲音很低，但是，在當時的情景，在場的所有人都清楚的聽到了。



「很……很精彩。」利正從恍惚中回過神來，結結巴巴的回答說。



聽到這樣的回答，志津的臉頰浮出快慰的笑容，那種笑容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覺到背上發涼。



「那麼…就……讓我……把，肚子裡……的東西，都拉出來……嗯！」可能是因為呼吸困難的原因，志津說語變的斷斷續續起來。



她說完後，用握著短刀的右手頂在了大腿上，把左手插進自己小腹上那血肉模糊的傷口裡，緊緊的抓住還殘留在腹中的腸子，一邊呻吟著，一邊「唧唧咕咕」向肚子外面拖拉滑膩的腸子。



並且把小腸完全的拉了出來，然後用手緊緊的握住大小腸的結合部，用右手把短刀的刃放在上面，喘息著積聚著勇氣。



突然大叫一聲，



「…啊！」



大聲叫喊的同時，大腸小腸應聲被割列開來。



可能因為手腕的力量太小，或者是刀子不夠鋒利，也可能是因為鮮活的腸子太光滑，所以沒有一下子割斷。



儘管如此，也被割斷一大半了，由於手的拉拽的動作，那些腸子滑動滑脫她的手，與先前掉落在她大腿之間的小腸堆在一起，像獲得新新生的物體一樣堆在一起在白布團上面劇烈的蠕動著，在志津膝前一邊冒著白的熱氣，一邊蠕動著。



腸子是那麼的多，簡直讓人不敢相信，在志津那平坦柔軟的肚子裡，居然會有那麼多的腸子，那些蠕動的腸子像她美艷的主人一樣，向眾人展示著光滑妖艷的美麗。



腹肌切斷後，肚子裡沒有了腸子的志津，已經沒有支撐身體的力量了。



她身體晃動了一下，從肚子裡抽出手撲通一聲雙手按在了大腿上，頭也猛的垂了下來。



但是，在她的右手裡還緊緊的握著那把鮮血淋漓的短刀。



她的頭繼續垂下去，幾乎要碰到她身下的被褥上面，那些堆積在在志津大腿上的腸子，被她的身體擠壓的分散開來，快速的蠕動著。



所有的人都無聲的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在這樣的注視中，志津慢慢地抬起了頭，她的臉色與剛才相比完全變了一個樣子，蠟黃蒼白臉色映襯著她嘴唇口紅，顯得特別妖艷。



在場的人看著志津妖艷的美色，有些人已經忍耐不住在兜襠布裡射精了。



志津的嘴唇蠕動著，斷斷續續的說：「請，接收，我的……贈品……」



話音剛落，志津像是用盡最後的力氣一樣，再次無力地垂下了頭。



爬在了地上很痛苦的大口大口的喘著氣。



「知道了，我確實看到了你的勇敢。高井，松野，用心的準備一下。」



被利正點了名的兩個人，唰地一下站起來，無聲的跑到幕布後面。



整個場景靜靜的一片死寂，只聽到風吹過樹梢的聲音，志津還在那裡喘息著，有時發出一兩聲悲痛的呻吟。



志津蜷曲著身體忍耐難熬的痛苦，身體偶爾抽動以下，這時度過的每一個瞬間，都好像是一個世紀。



秋天的太陽已經沒有夏天那麼熱烈，涼涼的風吹過來，但是，在這裡觀看剖腹場景的人們好像誰也在乎那吹過來的涼風。



這時，高井，松野兩人碎步急行走到了志津的身邊。



他們的頭上都緊緊地繫著白頭巾，白色的束衣袖帶子，高井的腰裡帶著一把短刀，松野右手抱著一口直徑一尺多的白瓷罐。



場內全體的口中一起驚呼起來。



高井走到志津背後，用膝蓋頂志津身體從她的腋下插入雙臂



「準備接收贈品了。」他一邊喊著，一邊把志津抱了起來。



志津身體已經沒有任何力氣了，被高井軟綿綿的地抱了起來，腹部上的切口邊緣已經變的蒼白，像一朵紅蓮花一樣地在小腹上綻放著，那被拉出腸子淒慘的肚子幾乎變成了空洞，在全部觀看者面前被暴露出來。



志津微弱地動了動嘴唇嘟噥了一句，但是已經微弱的聽不清楚了。



頭也筋疲力盡的靠在高井的右肩膀裡。



松野熟練地用雙手撈起志津大腿間堆積的腸子放在罐子裡。



沾滿鮮血的腸子，蠕動著，滑溜溜的滑進罐中，還兩三處斷開的腸管留在她肚子上的切口中。



松野毫不猶豫割斷連接志津胃和肛門的大小腸，從她肚子裡把她的整個腸子裝到罐子裡，然後合上了蓋兒。



然後對著志津跪拜一下，大聲喊道：「贈品，已經接收完畢，請夫人安心的去吧。」



高井也放開志津身體，讓志津安靜地倒在地上，然後說：「請寬恕我的無禮。請安靜的成佛吧。」



說完，兩個人退了下去。



兩個人乾淨利落的手法，讓在場的人都很佩服，由於，在戰後的論功行賞的時候，兩人各自被獎勵了五百石的獎賞。



看到贈品收領後，利正離開座位，然後全體人員都陸續安靜地退席了，接著一些年老的婦女帶領的女人們來到了切腹的帳幕中。



那是給志津潔淨遺骸的女人們，這是當時的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女人們在戰鬥過後會去清洗敗軍敵將的首級，給那些頭顱化妝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對於清洗剖腹自殺的女人的身體還是很難碰到的，也許是因為好奇心和異樣的緊張，那些女人的臉顫抖著。



剛剛才斷氣了的志津，身體還是軟的，連體溫還是暖暖的。



為慎重起見，一個女人從懷裡取出帶把兒的小鏡子伸到志津鼻子下面。



來確認是不是已經沒有了呼吸，然後，幾個女人把志津的身體仰面放倒在準備好的門板上，把粘滿血的衣服脫了下來。



扶起她的身體用剪刀剪斷腰布的帶子。



然後開始擦拭志津赤裸的遺骸，一邊涮洗一邊擦去粘糊糊的血，中間換了多次盆裡的開水，志津的身體逐漸又變回了原先潔白無暇的皮膚。



然後開始認真地擦掉沾在她細嫩的大腿的內側上血和尿，和剖腹的過程中，因為興奮流出來沾滿陰毛的白色的淫液，最後她小腹上裂開的傷口也被認真地清洗乾淨了。



「聽說女人剖腹自殺痛苦的時候，感到很奇怪的寬感和興奮，現在看來，好像的確是這樣。」一個女人紅著臉對旁邊的女人說。



她們終於把志津的肚子洗淨完畢。



此時，裂開的刀口便清晰的展現在人們眼前，切口是從左面的腰腹，經過肚臍下二寸地方，一直到右面的腰腹，約有八多寸長。



豎直的刀口是從胃部沿著腹中線切開縱長的肚臍，一直到陰毛叢生的陰阜上。



也許是因為平時經常練武的緣故，志津的肚子上的脂肪並不那麼多，經過兩次的切割，兩寸多厚的腹壁被完全的切開。



腹腔內只有是肝，胃，腎，子宮，膀胱等臟器，原來大小腸所在的位置現在變成了一個空洞。



在女人們擦拭志津肚子外側皮膚的時候，領頭的那個女人把準備好一寸粗細的絲棉長繩拿了出來，在自己的胳膊上把繩子盤好，



「第一次處理這樣情況的人，請看清楚。處理腸子被取出的人，應該這樣做。」



她一邊說著，一邊用一隻手撥開志津肚子上那個十字形的切口，用一隻手伸進志津的腹腔，把繩子頭放在裡面，手法熟練的把繩子一圈一圈盤繞著慢慢的放了進去，一邊纏繞著一邊把棉繩填進去，簡直象生前的腸道一樣。



年輕的女人們停下手中的活，聚精會神的看著那個女人的動作。



「您以前經常處理切腹自殺的屍體嗎？」一個女人小聲的問道。



「是的，只是沒有像現在這樣，腸子全部被拉出來。男人剖腹的遺骸處理過五次，也有兩個人是十字形切腹的。



但是，只有一點腸子從切口裡流出來，所以就直接塞回去了，然後再塞進去白布卷，這樣，腸子就不會再出來了，再想辦法從外表掩飾一下就完事了。不過像今天這樣的切腹，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是呀，我也是第一次，美壽，你呢？」



「我和前輩一樣。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見到女人剖腹自殺的遺骸。那麼您是怎麼知道。人生前的腸子是什麼樣的呢？」



「原先我也不清楚。後來找到了一本中醫書，上面有相應的圖畫，首先是胃，在胸口這個部位，接著是很長的小腸，就在肚臍這裡盤繞著……」領頭的女人停下手中的活，用手在自己的肚子上比畫著，對那些女人講解著說，



「……然後在右下腹連接到大腸，大腸是門字形生長的。至今還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剖腹後腸子流出來的場景，那樣光滑美麗，像長蟲一樣慢慢地蠕動的腸子，一邊看著那個場景，一邊想像著自己腸子。



那個時候，就按耐不住，把手按在自己的肚子上，好像也感受到自己腸子也在抽動……」



那女人忘情的說著，同時，她的手也在使勁的在自己的肚子上一下一下的按壓著



「好了，不說了，留心看著，以後你們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的。」她好像感覺到自己的失態，驚慌的說完，然後，低下頭認真地把絲棉填埋到志津腹中。



年輕的侍女們擁擠在一起認真的觀看著。



「前輩，絲棉要怎樣盤繞才好？」一人侍女小聲的問。



「開始的時候，要在肚子裡面右上方放進去葫蘆大小的棉繩，來充當胃，然後是小腸，準備十五尺長竹竿粗細棉繩。



這樣放進去的話幾乎把腹中的空間都填滿了，接著用一寸五分粗細的棉繩來替代大腸的位置，從右下腹開始沿著右側腹向上放，一直到胃的前面，最後，沿著左腹後側，一直到菊門的位置，大約要四尺，大致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注意，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粗細的棉繩，棉繩過粗或過細都會影響縫合後的美觀的。好了，現在可以縫合她的肚子了，縫合也有要領的。請仔細的地看好了。」



領頭的女人把結實的棉線穿上縫合針，首先從橫一字型切開的口右端的內壁開始縫合，針頭穿過腹膜然後從肌肉上穿出來，然後，拉緊棉線。



這樣，傷口附近的皮膚就緊緊的合併在一起，隨著一下一下的縫合，原先猙獰的傷口，逐漸的合龍起來。



「這樣的手法不只限於處理剖腹自殺的人，也可以用於一切腹部上的傷口，橫向的切口是上下裂開的，而縱向的切口即便是很大很長，也不會左右裂開的很大。



因此，打算縫攏傷口的時候，橫向的傷口處理一定要精心，如果能好好地縫攏，縱向的切口處理起來就會容易的多了。」



她一邊說著，一邊把右腹切口的內側到中央的部分縫完畢了，然後，讓兩個侍女從左右兩邊把縱向切口合起來，開始縫合小腹上的傷口。



「如果像這樣認真地做好粗縫，後邊的事情就很輕鬆了，縫合完畢後，請再次潔淨她的身體，然後要進行遺體化妝。



聽說到明天早晨，她的屍體要在城門前的廣場上被架起來暴屍，所以化裝一定好認真。」



領頭的女人，在縫合完畢後，站起來對手下的侍女說著，然後，看著志津仰臥在地上已經變成蠟黃色赤裸的身體，由於她們努力的工作，漸漸的，讓志津的臉龐又恢復了生前的美麗。



那天傍晚，秋天昏黃的太陽將要落下的時候，前城主瀨田雅兼的夫人，志津的屍體磔刑支柱在城門廣場的一角被立了起來。



在磔刑支柱左右被點燃的篝火背後，肅立著鎧甲鮮明的警衛武士。



城裡的居民已經聽說了城主夫人為了全城的百姓不受屠殺而切腹自殺，都想對志津做最後的叩拜，便集中到城門廣場上，但是警衛武士不讓他們太靠近磔刑柱，人們黑壓壓的站在那裡，但卻鴉雀無聲。



志津那雪一樣白赤裸的身體，在支柱上被分開了雙臂和兩腳，以大字形的姿態綁在了支柱上。



從肩膀直到乳下被黃色的繩子捆綁著，黑黑地腋毛也暴露著，兩手被細繩緊緊的固定在支柱上，兩腳被八字形的分開，腳踝也被用繩子固定在支柱上，因為屍體是毫無知覺的，不論繩子怎麼緊勒，都沒有什麼關係。



肚子上的傷口被縫合的很好，傷口上也被厚厚的塗上了化裝粉，不仔細看幾乎看不到傷口，隱約的能看到肚臍下二寸最豐滿小腹上交叉傷口，和被切裂的肚臍因為縫合而悲慘的扭曲著。



放在支柱下面的白瓷壺，上面筆跡看鮮明地寫著「奉獻禮物，志津夫人的腸子」，這樣美麗的的城主夫人，做了這樣的漂亮的剖腹，讓下面來拜別的百姓，一個個都無聲的哭泣著。



沉默的男人們，跪在地上嗚咽著合掌祭拜，女人們開始哭出聲來。



在漸漸變黑的黃昏裡，篝火的光照射著志津那美麗的遺容，垂著頭，俯視還沒離去的群眾，依舊是那麼的嬌艷美麗。



在磔刑柱的旁邊立著一個佈告牌，上面記錄，



「瀨田開城投降，為了赦免城中士兵和百姓的全體性命，前城主瀨田雅兼的妻子志津自願切腹自殺，為彰示這樣的武士精神，特此展示志津的遺骸。倉田武太夫利正。」



篝火依舊旺盛的燃燒著，倉田的武士以交替嚴格的戒備。



最後來拜祭的群眾慢慢的離開了，光和黑暗的交界處，那些家臣部下，依舊頡頏時間的跪拜，一直到十天過後，那些家臣部下把志津和瀨田雅兼埋葬在一起，然後才紛紛的散去……

cover_image.jpg
2%@2&% jtZﬁ
> BRUE S






